
第一章 人倫悲劇 

夜深人靜，除了鳥叫蟲鳴的和諧樂聲外，再無一絲其他的聲響。 

可這靜謐卻沒有維持多久，一聲含著不信和震驚的尖銳聲響劃破了夜空中的寧靜。 

「向棲雲，你方才說了什麼？」應掌珠渾身發顫，但她想自己一定是聽錯了，又或

者這一切不過是場惡夢。 

恩愛兩不移的夫妻，那個向來對自己敬重有加，後院裡既無通房也無妾室，一心一

意只想與她白頭的人，如今竟然像是個陌生人似的，站在她的面前，想要讓她去死！ 

她希望自己是聽錯了，可屋內再次響起的冷然話語卻讓她的希冀變成了一場最荒謬

的笑話。 

「我說……其實妳若死了。才是對離姐兒和昭哥兒好，身為一個母親，我想妳也會

希望做出對孩子們最好的選擇吧！」 

那語氣輕輕淡淡的，但其中的意思卻是那麼的斬釘截鐵，就像一柄利劍筆直地刺進

了她的胸膛，他這是要自己在命和孩子們的將來中選一個！ 

為何他突然變得如此殘忍，她不懂！ 

嗚咽一聲，她哭了出來，但這個與她同床共枕了十年的男人卻沒有一絲一毫的動容，

看著她的眼神更像是在瞧著什麼死物一樣。 

驀地，她的背脊生起了一陣徹骨的寒意，並很快地漫至她的四肢百骸，讓她整個人

就像是被人殘忍地赤裸扔進了冰窖一般，抖個不停。 

她知道他是認真的，可她卻仍難以置信地問道：「你這是為什麼？」 

望著那男人遞到她面前的小瓷瓶，即便心頭已經清楚自己這個朝夕相處了十年的夫

婿想要做什麼，她仍然帶著一絲的期盼地問道。 

多希望這一切不過是場惡夢，只要醒過來了，一切都如往常那樣，他一樣是那個尊

重她、疼愛她的夫君。 

而自己依然是那個讓兒女環繞膝下，萬分幸福的小女人。 

「我早已經告誡過應大將軍，千萬別跟中陽王走得太近，他那愛民如子的心性和作

法早已招了皇上的猜忌，隨時都有可能招致大禍，結果你們都不肯聽我的話，現在中陽

王倒了楣，你們應家的傾覆之日只怕也不遠了。」 

向棲雲冷冷的說著，望著應掌珠的模樣再無往日的半分溫柔，像是望著一個死人一

般的冰冷。 

「不是中陽王功高震主，而是你們這些卑劣小人想要陷中陽王與應家於不義吧？」

迎著那冰冷的眼神，應掌珠也已經想清楚了向棲雲如今的轉變所為何來，於是冷冷地反

駁道。 



想中陽王在朝野聲譽極高，是本朝開朝以來唯一的異姓王，代代為本朝駐守邊關，

深受皇上的信任。 

但中陽王的功蹟卻不只是駐守邊關，舉凡皇朝內有任何天災人禍發生，皆可見到中

陽王府出錢出力，中陽王府更是好幾次傾全族之力抗外族於邊關，便連皇上都多次與中

陽王密議如今幾個皇子的性格與能力，足以見得中陽王有多麼被皇上所倚重，應家追隨

這樣一位王爺，為皇朝效力又何錯之有？ 

只不過皇上這般的信任卻礙著了某人的路，所以招來了一波又一波的陰謀算計，而

方才向棲雲所說的一切，不過是為了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好在她的面前彰顯他的無奈

罷了！ 

這真的是她傾心相愛，不顧父母反對也要下嫁的男人嗎？ 

應掌珠望著向棲雲，只覺得眼前的男人好陌生，她張口欲言，可是喉間卻疼得發緊，

讓她說不出一句話來。 

她知道，最近向棲雲對她日漸冷淡，她傷心、她難過，可卻從來沒有想到他竟會心

狠至斯。 

當心中的震驚緩緩地褪去，身為將門之女的應掌珠卻沒想過要屈服，她亦是堂堂的

大家千金，嫁到向家後，照顧公婆、生兒育女、執掌中饋，七出之條她一樣也沒犯過。 

就算她娘家被中陽王牽連出了事，他不滿意她再無背景雄厚的娘家可以依靠，那也

可以和離，她可以帶著一兒一女離開向家。 

在這暗夜逼她飲毒自盡，又算什麼？ 

是怕人家議論他們向家冷血無情嗎？ 

可他們既然敢做，又何必怕人議論呢？ 

彷彿看出了應掌珠的疑惑，向棲雲似是念著舊情的多說了幾句，「爹娘的意思是萬

一當斷不斷，這事若是牽扯得大了，只怕咱們向家百年的聲譽和經營也得賠下去，所

以……」 

「所以就要用我的命來成就你們向家的聲譽嗎？我說了我願意和離，你們不必怕被

人戳脊梁骨。」 

應掌珠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所聽到的，這群向家人的敢想敢為，當真讓人嘆為觀止，

她雖然傻，可也不會傻到用自己的命去幫向家維護聲譽而致自己的兒女於不顧。 

置於身側的雙手緊握成拳，便是平素精心修整的指甲嵌進了掌心，應掌珠也絲毫不

覺得疼痛。 

望著那冷然的向棲雲對她搖了搖頭的模樣，她微微地揚起了頭，試圖保留自己最後

一絲的驕傲。 

「若是在這當口和離，那向家不也要背上一個背信棄義的汙名嗎？妳若不死，若是

向家真被妳所累，那便是妳的兒女為妳所累，妳當真忍心？」 



所以……應掌珠只能死！ 

纖細的身子搖搖晃晃地退了幾步，她咬牙不屈服。「我不會自盡的，我還有兒有女，

我答應了離姐兒要替她尋個好夫婿，也答應了昭哥兒會在這兒等他回來……」 

聽她說到自己的一雙兒女，向棲雲閉了閉眼，那模樣彷彿也是心痛難忍，她以為他

終於心軟了，可等他再睜眼，語氣卻更加沒了轉圜。 

「珠兒，妳當知這事兒若再鬧下去，被牽連的不只是你們應家嗎？便是向家也難逃

傾覆，若是向家傾倒，妳覺得離姐兒和昭哥兒的下場會是如何？發配邊疆為奴？或進教

坊？」 

「罪不及出嫁之女，別說現在皇上還沒有下定論，就算應家出事，又與向家何干？」

應掌珠猶兀自掙扎，倒不是不捨眼前的男人，而是不捨自己的一雙兒女，沒了娘的兒女

要如何在這吃人的大宅中存活下去？ 

「妳以為我願意逼妳嗎？只是如今朝中的議論日日激烈，風向益發對應家不利，若

是我們向家什麼都不做，這把火也終有一天會燒到我們向家來，爹娘不想冒一絲絲的風

險，妳若急病驟去，想來那些風聞奏事的言官們就算要牽連向家，也會瞧著妳已急病身

亡的分上，輕輕放下。」 

郎心狼心！ 

應掌珠竟從不知道自己的枕邊人是一個這樣心狠之人，只為了不讓向家沾上一星半

點的非議，就想要了她的命。 

呵呵……可笑！ 

「我不死，我為什麼要死？我是你們向家八抬大轎抬進來的媳婦，我為你們向家生

兒育女，我有何罪？」搖了搖頭，向來溫婉的她再一次悍然地拒絕了向棲雲的要求。 

「無論妳願不願意，妳必須死！」 

其實除了方才那些檯面上的理由之外，其實最重要的是他讓長公主有了身孕，所以

他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了應掌珠，和離從來都不會是選項之一，否則長公主可饒不

了他。 

「天子一怒，禍及千里！我不能賭那個萬一，現在朝堂上關於應大將軍叛國的消息

甚囂塵上，若是皇上真的起了雷霆之怒，進而牽連了向家，那時候就什麼都完了，難不

成妳希望瞧著離姐兒和昭哥兒從此以後再無所依？」 

提到一雙兒女，便是再堅定的信念也會動搖，那雙兒女就是應掌珠的命根子，她可

以不在乎向家，不在乎向棲雲，可她卻不能不在乎離姐兒和昭哥兒。 

「若事情真有你所說的那麼嚴重，便是我死了，難道就能保離姐兒和昭哥兒安然無

恙嗎？」 

「只要妳死了，自然有人會幫向家說話，妳大可放心，昭哥兒和離姐兒也是我的親

骨肉，我又怎麼會虧待他們呢？」 



向棲雲說得很肯定，應掌珠卻從這一句話聽出了異樣。 

誰會幫向家說話？ 

瞧他那篤定的模樣……能救向家之人必然位高權重。 

可誰能讓向棲雲這樣篤定？ 

難道……難道這些日子傳入她耳中的那些風言風言竟是真的嗎？寡居的端瑞長公

主和向棲雲竟真的有了苟且？ 

那原是她一笑置之的風言風語啊，沒想到如今卻真實的成了她的奪命刃。 

因為靠上了長公主，所以才會一心想要她的命，畢竟憑著長公主的皇室身分，就算

將來向家被應家牽累，長公主也能一力保下向家的富貴？ 

「你和長公主……」 

她張口，本想問個明明白白，可到底與向棲雲做了那麼久的夫妻，她其實是瞭解他

的，只消看到她剛剛提起長公主時，他臉上的那抹心虛，她的心便漸漸的涼了，原本想

爭的心也淡了，她回頭望了望那緊閉的門扉，她知道自己不該屈服，可是當這個男人用

她的一雙兒女威脅她的時候，她又怎麼還能硬起心腸呢？ 

既然向棲雲已經下了狠心，她若不屈服，誰又知道向棲雲這個狠心腸的男人會怎樣

為難她和一對兒女？ 

自己受苦不要緊，可她又怎捨得一雙兒女受到池魚之殃呢？ 

想到這裡，她深吸了口氣，終是朝著向棲雲一直握著的瓷瓶伸出手去，抑住那即將

奪眶的眼淚，問道：「向棲雲，我只問你一句，你究竟有沒有將我放在心上過？」 

沒想到這個時候應掌珠還會問出這個問題，向棲雲怔忡了片刻，終究還是輕輕地搖

了搖頭，打從一開始，他和他爹娘看上的便是應家的家世，誰知幾年過去了，應家竟成

了他們向家的絆腳石，既為絆腳石又怎能不搬開呢？ 

這一刻，應掌珠決然地伸手握住了向棲雲手中那個艷紅色的亮釉雙耳瓶，一把拔開

瓶塞，朝著向棲雲一敬，然後冷冷說道︰「我恭賀你們向家從此有了長公主的照拂，便

能永遠權勢顯赫，富貴盈門。」 

然後將瓶子湊在唇邊，仰頭將瓶中藥一飲而盡。 

不一會兒，艷紅的鮮血溢出了她上彎的唇角，然後一聲淒厲的尖叫聲劃破了寂靜的

暗夜，從窗外傳進了房內。 

即便鴆酒帶來的痛楚充塞在應掌珠的身軀之中，讓她的意識逐漸混沌，但為人母的，

總能輕易分辨出自己女兒的聲音。 

她朝著發出尖叫聲的窗櫺瞧去，卻只看到一個頹然傾倒的身影，她努力想要伸出手，

像平素那樣安慰受了驚嚇的女兒，可無力的手卻只能隨著渾身氣力的逐漸抽離而頹然地

落在她的身側。 

別記得……忘了這一切吧！ 



儘管知道自己這最後的交代，女兒不可能聽得到，可她仍努力地蠕動著毫無血色

的雙唇，想要告誡女兒，因為若是不能忘了這殘忍無情的一幕，女兒又怎能在這

個骯髒汙穢的向家活下去？ 

第二章 偷人 

隨著小徑的益發彎蜒，急駛之中的馬車好幾次都險些轉不過彎來，差點兒掉下山崖

之上。 

九彎山山如其名，上山的山道彎蜒不已，即使是白天，但凡要趕車上山的車夫都會

小心再小心，以免一個不小心就翻下了山崖。 

從沒有哪個人敢像這輛黑漆漆的馬車一般，駕得這樣的快，彷彿要騰飛起來似的，

在這樣快的車速下，自然車廂裡頭的人別說清醒的坐不穩，便是那中了迷藥迷昏的，也

都要被這樣的顛簸給撞醒了。 

「老陸，我說你能不能慢些啊，再這麼橫衝直撞的，就不怕咱們真翻下山崖去嗎？」 

終於，坐在車夫旁的一個長得瘦小，長相又有些猥瑣的男子忍不住地開口勸道，好

幾回在那過彎處，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口了，以為他們的馬車就要摔下去了，若不是不

想在同伴面前顯露膽怯，只怕他早像個娘兒們似的放聲尖叫起來。 

深吸了一口氣，手握韁繩的老陸終是緩緩地收緊了手中的韁繩，好讓疾馳的馬兒緩

緩地慢下來。 

「終於上得山來了，方才可真是嚇死我了！」 

「是啊，明明早說了會調離那個院子裡的所有人，誰知卻還是有個婆子在院子裡面

晃蕩，若不是你眼疾手快，咱們這回的任務可就真砸鍋了。」 

「是啊，咱們明兒個回去的時候可得告訴大少爺這件事，也不知道那頭的人辦事怎

麼這樣的不妥當，要不是咱們機靈，哪裡能夠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把向家的三姑娘給偷

出來。 

「嘿，對了，你說啊，跟在大少爺身邊吃香喝辣的時候倒不少，但這作奸犯科的事

還當真沒做過，你說咱們大少爺怎麼就這麼心狠手辣的，就算不想娶那向家的三姑娘，

想辦法推了不就是了嗎？怎地還要使出這樣下作的手段？」 

雖說身為下屬還這樣批評自個兒的主子有些不好，可是福順本就是個直言不諱的，

所以心裡想什麼就都不管不顧的說了出來。 

「這可不能夠怪咱們大少爺心狠啊，誰讓那個向家的三姑娘沒臉沒皮的，明明配不

上咱們玉樹臨風的大少爺，可偏偏無論咱們家老爺如何使人暗暗遞信去向家，想要解除

婚約，那向家的三姑娘卻怎麼也不肯鬆口退親，咬定了這親是她過世的娘定下了，若是

解除婚約便是不孝，這不才逼得咱們大少爺沒法子嗎？」 



「可就算是這樣，也不必把人偷出來扔到亂葬崗裡頭吧，若是這事傳揚出去，只怕

會毀了那姑娘的一生。」 

時人重視女子的操守，這樣把人從家裡偷出來不算，還扔在亂葬崗裡頭，向三姑娘

無故失蹤又在外頭過夜的事若是傳了出去，只怕唯一的後果就是三尺白綾了斷一生，最

好的結果也是青燈古佛一世了。 

要他說，他家的大少爺還真是狠啊！ 

「狠什麼狠，要知道大少爺被這紙婚約給弄得煩死了，明明向家的二姑娘與大少爺

更加般配，兩人又是心心相映的，可是那三姑娘硬是死扛著不肯退婚，要不然換了二姑

娘與咱們家大少爺成親，必然又是一段佳話。」 

老陸可是一心站在他家大少爺這邊的，對於貌似無鹽的向家三姑娘想藉著一紙婚約

攀上他們家玉樹臨風、才高八斗的大少爺一事很不以為然，壓根就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嘛！ 

忠心耿耿的老陸說得氣呼呼的，坐他旁邊的福順還沒開口，突然在這暗夜之中響起

了一記幽幽的女聲— 

「我倒不知道堂堂聞風奏事的御史家的家教，竟是以容貌來決定是不是該履行婚約

啊？」 

清冷的嗓音穿透了噠噠的馬蹄聲在這幽森的暗夜響起，那幽然而低沉的聲音讓老陸

和福順同時一驚。 

雖然同伴嘴裡嚷著不是在做歹事，可是心裡到底認為這事缺德，尤其是福順本就心

虛，一聽那幽幽的嗓音，再想到他們已經奔近山頂，到了亂葬崗的地界，登時膽兒都要

嚇破了。 

「老、老……陸……」他想說話，可嚇得牙齒打顫，怎麼也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 

自然，坐在他旁邊的老陸也聽得那幽幽的女聲，當下也是嚇得渾身發僵，手一顫，

馬車便往山溝那邊偏去。 

「你們可要悠著點，本姑娘還不想跌得粉身碎骨……」 

那幽幽的女聲又在他們的背後響起，兩人更是嚇得冷汗直冒，福順渾身顫得更厲害，

老陸也好不到哪兒去。 

便見奔馳中的馬車一會兒往左歪，一會兒往右斜，好幾回就要掉下山崖去，要不是

老陸是個經驗老道的車夫，他們早已經車毀人亡。 

好不容易駛到了一塊空地上，左晃右斜的馬車終於撐不住的翻覆過去，兩人俱是摔

了個狗吃屎，但好歹不是養得矜貴的公子哥兒，受的又都是一些皮肉外傷，於是驚魂未

定的兩人還來不及喘口氣，僅對視一眼便默契十足的拔足往下山的山徑奔去。 

氣喘吁吁的跑了一段路，再也沒有聽到那幽幽的女聲，兩人這才緩了過來，雙手撐

在膝蓋上猛喘著氣兒。 



陰風依舊拂得急，寒風在那山坳處兜了個圈，忽爾又是一陣驟風拂至，兩人俱又打

了個寒顫。 

直到這會兒，兩人才有些回過神來，想起他們方才做了什麼蠢事，只顧著自己跑，

也沒瞧一眼被他們扔在車廂裡頭的向三姑娘究竟是死是活，原就發白的臉色便又慘白了

幾分。 

想到他們今兒晚上做的事，福順終究心裡難安，有些躊躇難定，語氣又有幾分猶豫

的問道：「咱們就不去瞧瞧向家三姑娘的情況？若是她還活著跑回家去，那大少爺還不

生生剮了咱們？」 

「這……」 

聽到福順的話，老陸心底也在掙扎，若是以他的心性，自然要去確認一下向千離的

狀況，到時好向大少爺領賞，可是…… 

一想起方才那幽幽然的聲音，他渾身就起雞皮疙瘩，完全凝不出半絲的膽量再次上

山去。 

因為感同身受，福順自然看出了老陸的猶豫，心中也在拉鋸著，最終他一咬牙，說

道：「老陸，這……還沒天亮呢！大少爺只交代咱們把人偷出來，弄臭了她的名聲，阻

著她不讓她上花轎，若是咱們現在離開了，她萬一被人給救了，又或者自己順利回向家

那可怎麼辦？不如，咱們回去瞧瞧？」 

「不回去！」 

想到方才的驚恐，老陸的心肝兒還在顫呢，於是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有什麼好瞧的，就瞧她那半人半鬼的醜模樣，是人都會被她嚇跑了，就算她真沒

事，那也只是個被養在深閨的小姑娘，膽子大概也就比螞蟻大了一丁點兒，爺才不信她

能自個兒走下山去，若是她真能有膽量自個兒走夜路下山，那我就在慶豐樓給你擺上一

桌子酒，還連大少爺的懲罰我都一力承擔。」 

因為不願再返回，所以老陸豪情萬丈地發下了豪語，一副說什麼也不再回去的模

樣。 

這倒讓福順也不好再多說什麼，只是略一思索，便隨意地在路邊找了塊石頭坐了下

來。 

他多長了個心眼地說道：「大少爺那脾性你也是知道的，若是咱們沒辦好這差事，

只怕大少爺那裡咱們少不了一頓的責罰，你若不想回去也不是不行，不如咱們就坐在這

兒守著，反正向三姑娘如果要下山，這可是必經之路，若是真有了意外，咱們也好早做

應對，你說怎麼樣？」 

「這樣倒是好！」 

深更半夜忙活了兩個多時辰，好不容易才把向家的三姑娘從向府裡的旮旯角裡頭迷

暈偷了出來，要不是他們少爺早早靠著內應買通了下人，這事還真是不容易。 



更多虧了他在還沒有投靠他家大少爺前，做的就是偷兒扒手之類的勾當，這才能在

不驚動向府的情況下，將人給偷出來。 

至於為何是將人丟到亂葬崗呢？其實他們大可以找個屋子將那姑娘囚禁個一天再

放出來，到時一樣可以達成目的，偏偏他家大少爺就是覺得同向家三姑娘的婚約像吞了

蒼蠅一般的叫他噁心，所以他也想要以牙還牙的噁心噁心向三姑娘。 

尋常姑娘家在三更半夜的被扔到亂葬崗去，就算不嚇死，只怕也要被嚇破膽，而他

家大少爺就巴望著最好能嚇瘋了那個女人。 

若是嚇瘋了，便能名正言順的不娶，也不會被人指著駱家的脊梁骨說他們駱家忘恩

負義。 

如若那向家三姑娘偏偏是個膽子大的也不要緊，反正只要他們能將人拘在這荒山野

嶺到明日早晨，一旦向家的下人將向三姑娘失蹤的消息嚷嚷開來，這向家三姑娘的名聲

也就盡毀了。 

一個毀了名聲的姑娘還想嫁給駱御史的嫡子，只怕向家也沒那個臉吧！ 

這樣進退皆宜的計謀，倒不是他家大少爺想出來的，而是出自向家另外一個姑娘的

計策，也不知道這向千離究竟是怎麼得罪了自家的姊妹，竟能想出這樣陰損的主意來對

付她。 

「是啊，只要過了今夜，大少爺如願以償地甩了向千離這個貌似無鹽，又爹爹不疼、

姥姥不愛的向千離，再如願娶進了向家那素來受寵的二姑娘，到時有了向家的助力，又

有愛妻在懷，咱們能在大少爺手裡得的好處只怕也不少了。」 

「說的也是啊，只要大少爺心裡頭開懷，那麼咱們的前程，那可是旁人拍馬也趕不

上的了。」 

兩人愈說愈是開心的相視一笑，彷彿那錦繡前程已經唾手可得，於是便安心地坐在

小徑盡頭的大石上打起盹來。 

 

山坳子裡，依舊陰風陣陣，向千離有些艱難地爬出了只剩個破架子的馬車，她人才

一探出頭，又是一陣風襲來，吹得身上衣著單薄的她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早知道就不逞一時之快開口說話了！」頂著渾身的痠疼，她忍不住地反省起自己

的衝動。 

可……誰能想到那兩個大老粗話說得豪邁，膽子卻只比針尖大了那麼一丁點兒，她

才開口說話，他們便連轉頭確認都不敢，還慌亂地將馬車給摔了。 

因為被馬車疾駛在山道上的東搖西晃給震醒了，她才睜開眼便聽見他們在議論自己

的不要臉。 

可到底是誰不要臉呢？ 



要知道當初與駱家的婚約可是駱家巴巴的要定下的，當初駱家老太爺因犯了錯而觸

怒龍顏被打入天牢之時，是她娘心慈，受祖母指示靠著應家的人脈努力奔走，才讓駱家

老太爺能出了牢獄，並且保住了自己的官位。 

那婚約明明就是駱家衝著她外祖家應家之勢，苦苦哀求地定下的，怎麼這會兒卻成

了她巴著人不放了？ 

正因為心頭的憤憤不平，所以她忍不住地開了口，結果就像現在這樣被摔了個七葷

八素。 

那四下亂舞的髮絲更是有一半都罩上了她那張平庸至極的臉上，她很清楚自己本就

平庸的長相如今定是更添狼狽，現在的她看起來應該活像是剛從棺材裡面爬出來的女鬼，

若是有人瞧上一眼，只怕會嚇得幾天睡不著覺，就怕女鬼來索命。 

向千離的腦袋一邊胡思亂想，一邊手忙腳亂拂開了還蓋在自己身上的碎木頭，然後

站了起來。 

她四下環顧，隨意找了個山壁坳裡的大石頭，很是艱難地一跛一跛的走過去，一屁

股往大石上一坐，曲起了雙腿，然後將頭靠在膝頭，彷彿蜷得愈緊就能不那麼寒冷似的。 

因著是在閨房裡頭被人偷出來的，所以她一頭烏黑的長髮並沒有綰起，在寒風的吹

拂下肆意地亂舞著。 

任何一個正常人若是在這陰森地界瞧見了這副景象，就算沒有嚇得屁滾尿流，只怕

也要忙不迭地遠遠避開吧！ 

所以此時的向千離倒也不擔心自身的安全，她靜靜的坐在石頭上，鎮定地完全沒有

半點的驚惶失措或害怕。 

自從她娘服毒自盡，她在向家經歷過幾次不大不小的坎後，她就懂了，在向家除了

她那過世的娘親和自己，根本沒有人想要讓她活下去。 

他們之所以留著她這條小命，只不過是怕消息傳出去，外面的人會對她娘的死有更

多臆測罷了，再加上如今她娘的娘家雖然權勢大不如前，可到底還是官身，要真怒起來

也夠向家喝一壺了，這才不敢輕舉妄動。 

因為有了這個認知，這幾年她早就小心翼翼地將自己藏了起來，努力地讓自己不那

麼顯眼。 

她一直做得很好，收拾起她娘還在世時自己的恣意天真與聰慧，努力地讓自己顯得

呆笨，不惹人注意，任何事都在私底下小心翼翼的佈置，不讓人發現分毫。 

其實她知道向老太爺和向老夫人多少懷疑過她是不是真的忘了那一夜的事情，所以

曾經幾次試探她，只不過她早就瞧出他們的疑心而有了防備，所以次次逃過了他們的試

探。 

然後……日子久了，他們終於相信自己是因為那一場病而燒壞了腦子，變得蠢笨無

比，所以漸漸地也就不對她防得這樣緊。 



可即使她已經這樣萬般退讓，沒想到家裡的那些人還是不肯放過她，皆為至親，又

何至於此呢？ 

「呵呵！」 

想到這裡，她輕笑出聲，彷彿在笑自己的愚蠢似的。 

饒是夫妻、公婆，都有可能因為利益而狠心逼死她娘，那麼對付她這個又蠢又笨的

小輩又有什麼可顧忌的呢？ 

想要什麼，自然就想方設法的從她身上討要過去，偏偏又礙於自個兒的自尊心，所

以不屑於開口討要，只能用偷的。 

其實那個駱家的男人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她是不知道，他不過是她留下自保，不

讓向家人拿捏她婚事的擋箭牌，但凡早些知道向千儀的心思，她大概會考慮將駱成之打

包送給向千儀。向千離沒好氣的想著。 

儘管有著平庸的五官，實在稱不上好看，外人就曾閒言閒語的說過，若不是因為與

駱家早有娃娃親，只怕她這輩子都難嫁得出去了。 

可……當她很稀罕嫁人嗎？ 

雖然她面上傻氣，可到底也不是真的傻，那駱家大少爺每每見到她，眼神中都有毫

不掩飾的嫌惡，對於一個厭惡她的人，她壓根一點興趣都沒有，她絕對不會再重蹈她娘

的覆轍。 

她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夜她在她爹臉上看到的厭惡和猙獰，也忘不了她娘那股絕望旳

哀傷…… 

雖然現在她的處境有點艱難，可這幾年，她到底也不是只顧著充愣裝傻，她娘悄悄

給她練手的幾間鋪子早已開遍了大江南北。 

就算被關在後宅之中，憑著她娘暗中給她佈置的人手，她也是將向家所有的一切都

摸了個透，她雖沒有容貌，卻有大把大把的金錢，即使嫁不出去，她也能夠吃香喝辣一

輩子了。 

若非她還心繫與她同出一脈的昭哥兒，還有惦念著親娘含冤而死之事，她早就遁出

了向家，過她的逍遙日子去了。 

第三章 救命之恩 

「小姑娘，妳在這兒幹什麼？」 

突然間，冷冽呼嘯的寒風之中響起了一道帶著些疑惑的聲音，原本將頭埋在膝間的

向千離聞聲抬頭，沒有回答對方的問題，只認真而仔細地打量著眼前的兩人。 

只見兩人前後站立，前頭那人腰配大刀，而後頭那人只著紫色綢袍，一身的貴氣讓

人想要忽視都難。 



加之那昂然的身姿，還有渾身上下絲毫沒有收斂的氣勢，向千離連想都不用想就知

道站在後頭的那個是主子，而且身分既富且貴。 

身為朝中二品大臣家中的嫡女，雖然向來被拘於後院，可她自有她的法子能夠知曉

外頭的人事，她從來都不是一個被關傻了、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姑娘。 

對於京城裡一些身分尊貴的上位者或者是世家豪門的家世背景，後宅大院有啥亂七

八糟的缺德事，她多少都有些耳聞。 

她歪著頭，想要藉著月光看清來人，猜猜那人的身分，可即便她的記憶力很是驚人，

對於各家公子也多能如數家珍，此時的她仍舊猜不透究竟有哪個貴公子會在深更半夜來

到這陰森森的亂葬崗，畢竟眼前這個氣勢外顯的男人看起來可絲毫不像那種世家裡的紈

褲公子哥兒，會在三更半夜的來亂葬崗，只為了比比看誰的膽量更大一些。 

只瞧一眼，就知他不是那種無聊的小屁孩，即使在這陰森森的地方也沉穩得嚇人，

自若的彷彿身處華屋之中。 

「你們是誰？」沒有回答他們的問題，向千離微微仰首反問，態度鎮定得彷彿她不

是身處亂葬崗，眼前這兩個男子也是熟人似的。 

她個子嬌小，雖然已經快要及笄，可身量卻跟她娘一樣，長得慢些，五官也沒有完

全長開，再加上她臉上還帶著孩童的圓潤，所以更讓她的外貌顯得比同齡的人還小些。 

巴掌大的臉龐未脫稚氣，除了那雙晶亮的眸子在昏暗的夜色中瞧著吸引人之外，其

餘的便只能說是平庸而已。 

尤其是那齊眉的瀏海幾乎遮去了她小半張的臉，更是讓她瞧起來有種蠢笨的感覺，

也難怪那向來喜好美人兒的駱成之會這樣大費周章的將她偷來扔在亂葬崗，只求壞她名

聲，然後再理直氣壯的退婚。 

「方才不小心瞧著了輛馬車在山間小道沒命的往前闖，好奇之下便過來瞧瞧了，不

想卻見著妳這小姑娘一個人在這陰氣森森的亂葬崗裡頭呆坐著，妳為何會在這兒？難道

不怕這山裡頭的陰氣嗎？」 

渠復瞧著眼前這個模樣看起來狼狽無比的小姑娘，難得好心情的半真半假的說道。 

其實他也是真好奇，但他與司徒言征之所以大半夜會出現在這亂葬崗中，是因為他

們方才在另一個山頭的山道處遇上了刺客埋伏，好不容易脫困，奔到此處後才甩開了追

兵，然後才發現他們已經到了另一座的山頭。 

還來不及喘息，就見到那輛失控的馬車，司徒言征本來想要渠復出手停住馬車，卻

被渠復阻止，深怕其中有詐。 

本該立刻離開，誰知正準備要走的時候，竟瞧見那兩個駕車的嘴裡喊著有鬼之類的

話逃之夭夭，接下來，他們就看到一個身量不大的小丫頭從馬車的殘骸裡頭爬了出來。 

可真正讓他們沒有立刻離開的原因，是那看似年幼的姑娘竟然沒有半點驚慌，就算

受了傷也似無所覺，只是往那塊大石頭上一坐，整個人就沒了動靜，這才勾得他再也按



捺不住好奇的走過來瞧瞧。 

聽了他們那敷衍意味濃厚的話，向千離也不在意，只是笑咪咪的瞧著他們，好半晌

才開口說道：「怕什麼？鬼嗎？」 

她咧嘴一笑，露出了編貝般的白牙，讓人找著了她相貌上的第二個優點，便是她有

一抹讓人覺得舒服的笑容。 

「是啊，這可是亂葬崗呢，尋常小姑娘家可不該來，若是撞了邪可就不好了。」 

「這世上的人心比鬼可怕多了，兩位大哥哥不也一樣不怕鬼嗎？不然又怎會在深更

半夜跑到這兒來。」 

晃蕩著兩隻小腳丫，向千離彷彿一派悠哉的說著話，可說出來的話叫司徒言征和渠

復微微的一震。 

沒想到眼前的小姑娘瞧起來年歲不大，竟有這樣的膽識和判斷，這種出人意料之外

的表現，自然讓人對她益發的好奇起來。 

「雖說不怕，可也沒道理在這兒胡晃。妳受傷了，家在哪兒？要不要大哥哥送妳回

去？」 

渠復轉頭瞧瞧不遠處那早已摔得支離破碎的馬車，心中對小丫頭的來歷狐疑愈盛。 

「回去嗎？只怕回不去了。」 

向千離淡淡地說道，莫說那兩個駱家家丁還守在路口，就算現在自己真能趕回向家，

只怕天也大亮了，到時隨便哪個人一嚷嚷，她的名節也壞了。 

「怎麼就回不去了？」 

「大哥哥，那輛車不是我家的車，可我的確是那馬車載來的，他們本打算偷了我出

來，然後把我扔在這兒自生自滅，可惜他們膽子不大，心又虛，我被顛簸的馬車晃醒後

才開口說了一句話，他們便以為自個兒遇著鬼了，嚇得摔了車，跑了！」 

對於自己的境遇，她沒半點遮掩，很是實誠的說道，若是她運氣好的話，興許眼前

的兩個人會大發善心，捎她一程。 

至於去哪，她還得再想想，總之既然出來了，她便不想再回去了！ 

再說光瞧著兩人的衣著和通身的氣派，她便知道面前的兩人身分不凡，以她如今這

種既尷尬又兇險的處境，若是有人願意伸把手，或許她還能有機會化劣勢為優勢。 

「看來，咱們真遇上了個膽大的小姑娘了。」 

都不是笨人，眼兒一瞧一轉就知道眼前的小姑娘說的是實話，瞧她小小的身板受了

傷，言語間不經意透出無處可歸的孤寂，便是向來有些冷漠的渠復都忍不住興起了想要

幫幫她的想法。 

「妳是哪家的姑娘？」渠復開口問道。 

「向御史家的。」依然是那麼實誠，毫無隱瞞。 

反正她很清楚，若是自己天亮前溜不回向家，那麼只怕再過一陣子，向家就會很樂



意地傳出她病死的消息。 

然後……從此不會再有向千離這個人。 

他們很希望她能不聲不響的消失，可她又為何要如他們的心願呢？ 

所以她沒打算要瞞，於她而言清白貞潔都不算什麼，向家的聲譽更與她無關，以前

她只能被關在向家後院，連逃的機會都沒有，現在好不容易出來了，若是能好好謀劃一

番，或許更有利於她為娘親昭雪冤屈。 

「嚇！」這回答讓渠復有些詫異的輕呼一聲，然後轉頭看向司徒言征，說道：「那

還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您說這事咱們能插手嗎？」 

這一個昂然七尺的大老粗，眸帶希冀地掃向一直不曾開口的司徒言征，表情竟透著

一絲絲的懇求。 

司徒言征劍眉微蹙地瞧著渠復，心裡自然知道渠復的意思，但一時之間沒說好也沒

說不好，只是定定地瞧著眼前這個模樣淒慘卻氣定神閒的姑娘。 

迎著那審視的目光，向千離微微地抬高了下頷，完全沒有半點乞求和示弱的姿態。 

「兩位大哥哥不方便捎帶我也無妨，反正我總能想到法子離開的。」 

她邊說話，邊躍下了大石，一股子鑽心的疼自膝蓋處漫了開來，想來應是方才撞著

了膝頭。 

即使那疼已經讓她的額際冒出了冷汗，可向千離仍固執的站得直挺挺的，不曾出言

索求任何的幫助。 

看來，那個能做得了主的男人並無一絲一毫想要助她的心，於是她也不強求，咬著

牙忍著痛，一瘸一拐的與他們錯身而過，準備自個兒想法子下山。 

忽然間，她的眼角閃過一道銀光，定眼一瞧，赫見一支利箭破空而來，目標竟是那

個一直沒開口說話的男人。 

只不過是一瞬間，向千離的汗毛全都豎了起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她壓根來不及

多想，身軀竟鬼使神差似的往那男子背後擋去。 

彷彿也意識到危險的到來，那男子霍地轉身，剛好接住了向千離那因為被箭射中而

驀地向後倒的身軀，他瞬間抱起她，躲到方才向千離坐著的那塊石頭之後。 

此時渠復才反應過來，往箭矢射來的方向追去。 

劇痛驀地襲來，雖然那痛讓向千離幾乎喘不過氣，可是她依然努力地勾起了唇角，

朝著司徒言征斷斷續續地說道：「大哥哥……若是、若是當真不想捎我一程也沒關係……

死在這兒……倒也不用費勁的埋了……」 

話還沒說完，就見渠復已凌空飛起，方才偷襲的黑衣人連忙舉刀禦敵。 

耳邊聽著那刀劍相擊的聲音，向千離望著眼前抱著她的俊美男人，張了張嘴卻什麼

話都說不出來，只能任由一片黑霧席捲而至，整個意識陷入了黑暗之中。 

她想，她方才那麼一擋，這個看似冷然的男人應該不會對她的死活置之不理了吧？ 



再說，就算不捎帶也無妨……便是死在這亂葬崗也比回到那汙穢不堪的向家強多了

吧！ 

 


